
　２０１４年第１期
Ｎｏ．１，２０１４

天津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
Ｊｏｕｒｎａｌ　ｏｆ　Ｔｉａｎｊｉｎ　Ｎｏｒｍａｌ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（Ｓｏｃｉａｌ　Ｓｃｉｅｎｃｅ）

总第２３２期
Ｓｕｍ　Ｎｏ．２３２　

晚 清 津 河 广 仁 堂 女 性 生 活 考 察

宫宝利，万银红

摘　要：晚清时期，津河广仁堂以专门收养节妇孤幼为主要宗旨，对于堂内的节妇和恤女，最初以重“养”为

主，节妇在堂内过着相对封闭和安稳的生活；随着清末周学熙开办女工厂、女学堂等一系列堂务的整顿，节妇和恤

女的“教养并重”才真正开始，而敬节所内节妇和恤女的生活也被卷入近代社会转型潮流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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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晚清时期，面对西方的入侵，无论是政府还是

民间，开始兴起一股学习西方、强兵兴政、商战兴

学的潮流。于 光 绪 四 年（１８７８年）建 立 的 津 河 广

仁堂，作为华北最大的社会救济慈善机构，也积极

投入到这股时代潮流中。天津档案馆保存有大量

津河广仁堂的原始档案，上迄光绪初年广仁堂建

立，下至１９４９年被政 府 接 管，总 计８７９宗。本 文

拟以天津档案馆津河广仁堂档案为主，从微观视

角来研究晚清时期津河广仁堂敬节所内节妇、恤

女与女司事的生活和工作状况，揭示其面对时局

变化的反应及应对。①

一、敬节所内节妇及随带子女的生活

１８７６年—１８７９年，华 北 五 省 旱 灾 严 重，大 量

灾民涌入作为南北通商大埠的天津来谋求生活，
紧随 而 来 的 是 贩 卖 妇 女、儿 童 的 情 况 日 益 严 重。

１８７８年，前署陕 西 布 政 使 江 苏 人 王 承 基，为 杜 绝

其源，与在华北办理赈务的江南绅士郑观应、经元

善等集款１万洋元，联合督办河间赈务的吴大　、
李金墉等，于天津东门外南斜街建立津河广仁堂，
下设 敬 节 所、蒙 养 所 和 慈 幼 所，专 门 收 养 节 妇 孤

幼。以下从节妇的日常生活和出入堂情况来考察

敬节所内节妇及其随带子女的生活状况。

（一）敬节所内节妇的日常生活

１．居住

光绪六年（１８８０年）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广仁堂

由南斜街迁往西门外太平庄新堂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５３，Ｐ４８－
６０）到光绪八年（１８８２年）正月，广仁堂共建有房屋

２８０余间。依据《广 仁 堂 图 说》，广 仁 堂 分 中、东、
西三院，正殿、客堂和董事房在中院，慈幼所、蒙养

所和戒烟所在东院，而堂内节妇、恤女一律安置于

西院，并在院门外设立栅门，严格遵守男女大防。
敬节所号舍 共 有６进５９间，每 号 各 有 号 名。［１］
（Ｐ６３６０）每间号 舍 住 有 小 孩 的 节 妇３名，小 孩 多 的

为２名，无小孩的为４名。每进立一个号长照料

一切，各院房内轮流洒扫，床铺衣物以整洁为主。
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７４，Ｐ７－１３）鉴于１８７８年保生所失火之教训，
广仁堂新堂通禁室内火炕烤火，冬天采用室外烧

火的通炕采 暖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５３，Ｐ４８－６０）从 广 仁 堂 建 立

到清王朝灭亡，除了甲午之战及庚子之乱，津河广

仁堂一直保持规模扩大的趋势，但敬节所节妇和

恤女的住址基本保持不变。

２．饮食

敬节所内没有火灶，所有茶水、饭食一律在所

外厨房做好，再由夫役由转桶送入。一日三餐：早
餐为小米稀饭、咸菜；午餐为玉米饽饽、素菜汤、咸
菜；晚餐为大米干饭、素菜汤、咸菜。每月朔望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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荤菜一样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７４，Ｐ７－１３）每 逢 年 节，每 人 派 分

一些点心或荤菜。广仁堂各所拥有各自的厨房，
伙食标准随职务、身份、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区别。
以光绪十年（１８８４年）十月为例：董事、司事、塾师

每人每日伙食费为１６０文；教习、钦宪节妇为１２０
文；工役 以 及 蒙 养 所、慈 幼 所、工 艺 所 孩 童 均 为

１００文；节妇所带之女和恤女、慈幼所内幼男均为

８０文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５５，Ｐ１２－１３、Ｐ３５、Ｐ４０）总 体 看 来，广 仁

堂的伙食标准，以董事、男女司事、蒙养所塾师伙

食待遇为最高，其次是教习、节妇，再次为各所工

役和堂内年龄较大的男孩（１１岁以上），最低的为

节妇随带之女、恤女和慈幼所的幼男。堂内男孩

可随年龄的增长相应提高伙食待遇，而女孩基本

不变，一直处于堂内最低水平。

３．探亲

节妇可随带年幼子女入所就养，幼女 可 随 母

同屋居住，直到及笄婚配。而１０岁以内的男孩可

随母在所歇宿；如果入塾读书，则辰时从师，申时

回所。自１１岁 起，男 孩 得 出 所 随 塾 师 或 习 务 住

宿，每月朔望在管事房省母一次。如果节妇生病，
其子可同医生一同入所探视，并同医出栅。节妇堂

外的亲族，只有翁姑、父母及年老女亲由司事房传

知，在栅门外管事房相会，并由女司事或女仆相随

照料监督。节妇出堂，则只有翁姑或父母身故视殓

和出殡时，节妇由女仆相伴回家两次，且均不准留

宿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６１，Ｐ１－５）为了排解对亲人的牵挂、守节

的寂寞，女司事每逢朔望集合所内妇女在孟母祠中

献祭；时常在孟母祠讲解古今节孝事迹，给予节妇

一定精神慰藉。节妇在堂守志，年岁合例者，由堂

代请旌表，每５０人录建一坊，来标榜节妇的荣耀，
激励节妇坚守清节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８６，Ｐ１６－１９）

４．工作

像其他善堂一样，节妇除了照顾自己 随 带 子

女的日常起居外，还要负责堂内无父母幼孩的洗

梳、缝补之事，制办其所需衣服鞋袜，但相应酌给

工钱。此外，每年筹赈总局有棉衣数千件分发给

节妇制作，她们均可得到一定的工钱。自光绪七

年（１８８１年）起，因 力 田 所 试 种 棉 花 收 有８００余

斤，广仁堂制办纺车，发交节妇昼夜勤纺。次年又

聘请薛谢氏教习幼女纺织，并仿造南式机车交与

节妇使用。敬节所节妇平日或做鞋袜衣裤，或勤

习纺织，用忙碌来充实自己的时间，同时积攒工钱

来资 助 亲 人，或 以 备 将 来 出 堂 用 度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５３，
Ｐ１３－１７、Ｐ８４－８７）

（二）节妇的入堂与出堂情况

依据《敬节所定章》，敬节所专为青年节妇而

设。凡在３０岁以内并合钦旌之例者，一 律 收 养。
节妇自愿入堂守节须报明本堂确查，实在贫苦无

依又无失节、符合章程者，取具亲友族邻保结、注

册，方准入堂。由于经费所限，以１５０名为额。若

有人捐助添建了新的号舍，入所节妇年龄可放宽

到４０岁以下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７４，Ｐ２６２－２６４、Ｐ２９４）而在《敬节

所节妇并子女入出堂卷》和 《留养妇孺花名册》两

卷档 案 中，明 确 记 载 了 光 绪 五 年 至 廿 二 年（１８７９
年—１８９６年）中２４名节妇的入堂资料，其中有入

堂年龄记录者２０人，最大为７５岁，最小为１１岁；
有籍贯记录者１７人，天津县１０人，静海县３人，
江苏上元县２人，交河县和南光县各１人。可见，
广仁堂所收节妇并未严守４０岁以下的年龄限制

和专收天津、河间两府节妇的地域限制。
敬节所内的节妇大部分来自灾荒逃难或孤寡

无依的下层妇女，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绅衿阶层。
如在上面统计的２４名节妇中，亡夫为科举官宦出

身的有５人，但多为下层官宦绅衿。夫亡子幼，家
境衰落，节妇便会寻求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维

持家庭的延续。例如吴侯氏，其夫吴煜曾为北河

试用县主簿，在职病故，留下幼小儿女３人。虽有

亲族资助棺殓，但无力扶柩回籍，天津筹赈总局筹

赏恤银３００两。吴侯氏恳请筹赈总局将其母子４
人一 并 转 送 广 仁 堂 养 赡，恤 银 交 号 商 生 息 养 赡。
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１９，Ｐ８７）这样，吴侯氏既可得到安居之所，又

使儿 子 蒙 养 读 书，为 以 后 家 族 的 重 振 做 好 准 备。
相对下层妇女而言，绅衿阶层的节妇可利用的物

质资源、人际关系相对多些，其入堂获得批准的几

率相对较高，因而在敬节所节妇中，绅衿阶层的落

难节妇始终占据一定席位。
节妇出堂的情况较为复杂。依据《敬 节 所 节

妇并子女入 出 堂 卷》记 载，在 光 绪 六 年（１８８０年）
十月至光绪 廿 二 年（１８９６年）一 月 间，有５６名 节

妇同其子女被 具 领 出 堂，其 年 龄 在２９岁～７３岁

间；其中年老贫寒者，广仁堂按月周济，凭折取钱。
在具领状中，明确写明具领人与被领节妇关系的

有４５例，具领人身份为儿子的有１３例，夫家亲人

和女婿各８例，兄弟７例，父母４例，娘家其他亲

人和职员代领的各２例，同乡１例。从中可知，在
具领节妇出堂的人中，血亲占多数，其次为姻亲，
最后为有地缘关系者。在拥有深厚家族家庭传统

的晚清社会，敬节所内节妇们要脱离这种集体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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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，家庭成员尤其是血缘至亲仍是她的最先求助

者，当然社会也认同这点。不过，具领人申请节妇

具领时，如同恳请节妇入堂、恤女出堂一样，稳妥

可靠的保人及铺保，无疑会为获得批准加大筹码。

节妇出堂原因五花八门，虽然格式化 的 具 领

状会让真正原因大打折扣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

了敬节所内节妇们的真实感受。依据光绪六年至

甲午 战 争（１８８０年—１８９４年）前 的２８例 档 案 资

料，被领节妇申诉的出堂原因最多的是堂规限制，

占８例；其次是因家庭变故而出堂，占７例；因子

女成人而出堂或在堂殇亡，节妇因孤独思亲而出

堂依靠亲人的有４例；有３例是儿子成立迎母养

赡，２例因不守堂规被强制出堂，４例是女婿迎养、

带三 子 出 堂 靠 手 艺 过 活、父 母 接 出 寻 夫 和 治 病。

从中不难看出，堂规的限制和家庭的再次召唤成

为中老年节妇出堂的主要原因。敬节所以收养青

年节妇为宗旨，堂规针对青年节妇而设，幼小子女

可与母亲同宿一屋。而当子女出所习业、婚配，中
老年节妇仅每月朔望才能与儿女相见，堂规已成

为年长节妇的最大束缚。昔日的抚养子女成人的

责任已经完成，想要常人的天伦之乐必然使其在

长年坚忍之后，主动出堂寻求亲人的温暖。罗芙

云曾说，清节 堂 等 善 堂 是 妇 女 的 避 难 所［２］，但 处

在避难所里的节妇仍然还有一份家庭的责任。当

家庭 出 现 变 故，节 妇 就 不 得 不 出 堂，再 次 回 归 家

庭，履行作为儿媳、女儿、长辈的职责，解决财产纠

纷，甚至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。家庭生活的出

离和回归，都是这些节妇坚守妇道、直面苦难、勇

敢生活的选择。

在正常出入堂之外，战火则会使节妇 和 恤 女

的出堂更加简便而频繁，甚至全所人员集体出堂

躲避。光绪二 十 年（１８９４年）丰 岛 海 战 爆 发。随

着战事日紧，所内节妇纷纷求迁，截至次年二月，

就有４３名节妇及随带子女和恤女５３名，出堂投

靠乡间亲族，或被人领养为义女、养媳。对于出堂

节妇及其子女，广仁堂供给饭资，大口每名每月３
千文，小 口 减 半。而 堂 内 还 有 节 妇６６名、幼 童

１６２名无亲可 投 靠，广 仁 堂 预 先 租 赁 东 洼 产 地 刘

快庄民房４８间迁往躲避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１９，Ｐ１２９）庚子肇

乱时，敬节所内节妇、幼孩仍出堂暂避乡间，直至

光绪二十 九 年（１９０３年）上 半 年 兵 退，堂 屋 被 归

还，加以修葺后，才迁回原堂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６１，Ｐ１－５）
甲午之战前，敬节所内节妇过着相对 幽 闭 的

生活，对于外界消息，或许只能通过探望的亲人、

司事、新入堂者和转桶来了解。因为稳定的物质

供应，节妇基本的生活不存在问题，儿女也能得到

一定的教育。同时，节妇可以通过做工来挣钱，为
资助亲人或以后养老留后路。在甲午之战和庚子

之乱中，广仁堂灵活地让大量节妇投亲，恤子、恤

女被领养，同时租赁房屋，迁居乡间，使其免遭战

火涂炭，保存生命。这除了广仁堂有完善的章程

规划外，也离不开堂内各管理层的有效管理。

二、敬节所内女司事的工作

敬节所由男女司事管理，男司事负责 所 外 事

务，如执管外栅启闭锁钥，安排工役煮饭烧水，由

转桶送入内所；每月朔望引领出所大童在管事房

省母；节 妇 出 入 堂，恤 女 择 配 申 诉 及 其 保 人 的 核

实；堂外老年节妇及其子女津贴的发放，等等。女

司事与节妇同居号舍，节妇中有琐屑诸事，都由女

司事处理。如管理女夫役和女仆工作；指挥节妇

洒扫，整洁内务；排解节妇间纷争；执管内栅启闭

锁钥，不许节妇、恤女出栅；对不守堂规的节妇记

过，等等。如若事情重大，女司事无法处 理，则 汇

报坐办，由坐办入所处理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６１，Ｐ１－５）
敬节所司事人数会随敬节所规模相 应 变 化，

但在一般情况下，由两名男司事和两名女司事组

成。后来随着收留规模的扩大，以及女工厂、女幼

稚园的建立，事务繁杂，所内女管理者增为４人。

司事要带头遵守堂规，违规也会遭受惩罚。如光

绪十九年（１９０３年）二月初五日，敬节所女司事曹

钱氏私自烤火，酿成火灾，尽管曹钱氏在所工作已

有１３年，仍被罚免薪水３个月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１９，Ｐ８５）
档案中最早记载有关敬节所女司事的为光绪

五年（１８７９年）任职的梁郎氏和朱王氏，两人分别

负责所内恤 女 和 节 妇 事 务。① 梁 郎 氏 出 堂 后，曹

钱氏（已故长芦盐使曹日增之妻）接管恤女。光绪

七年（１８８１年），由 于 节 妇、恤 女 增 多，傅 章 氏（已

故儒士翁恩晋之妻）加入。广仁堂早期任职的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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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依据《广仁堂档案》：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１９，Ｐ８４；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２６，Ｐ１、Ｐ２、Ｐ６；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５３，Ｐ１０、Ｐ４８－６０；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５５，Ｐ２８；《广仁堂征信录》（卷二）。



司事或女教习大多为节妇，丈夫和儿子为绅衿出

身，由 于 家 境 中 落 而 入 堂 工 作，每 月 得 钱 养 济 家

人。女司事终日在堂与节妇、恤女相伴，同男司事

一同维护广仁堂的正常运转。

女司事之间也有纷争。敬节所最早任职的梁

郎氏出身卑微，晚年将佣工挣得田亩捐入广仁堂，

被请入堂内同王朱氏共同管理敬节所事务。因为

王朱氏将梁郎氏的匾摘下，改挂自己的匾（津海关

道盛宣怀颁发），为此梁郎氏不服出堂。尽管广仁

堂绅董商请本地绅士劝解，梁郎氏避见，最终不在

广仁堂任事。梁郎氏是一个勤劳、坚守妇道、富有

生活经验的草根节妇，并且被官府赋予极高声誉

方进入广仁堂工作。而王朱氏，衿宦节妇出身，供
职育婴堂多年，管理经验应该比梁氏丰富，在敬节

所内获得威望的可能性较大。没有资料记载这两

位女司事的共事情况，但就王朱氏摘匾之事而言，

梁郎氏认为直隶总督颁发的匾应悬挂正室，现在

被津海关道颁发的取代，难以服众，毅然出堂。梁

郎氏可能因为自己声誉受损，或因出身卑贱，管理

工作又稍逊一筹，而故意找茬，或不愿在堂过幽闭

的日 子，从 而 借 机 回 归 堂 外 热 闹 的 世 俗 生 活。
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２６，Ｐ１－７）

敬节所内男女司事、夫役的待遇，主要包括薪

水、伙食、衣服和住宿。广仁堂提供免费食宿和一

些衣物，伙食标准前文已述，而不住堂的男司事和

教习每月给 车 马 费４元。从 档 案①和《广 仁 堂 征

信录》中，我们对１８８１年、１８８２年、１８９３年、１９０４
年、１９０６年敬节所司事及夫役薪水的部分数据进

行了统计，得出如下结论：１．男女司事工资高于男

性夫役，而女性夫役最低。２．女司事的薪水在光

绪年间 呈 下 降 的 趋 势，而 男 司 事 保 持 不 变。至

１８８２年前，男女 司 事 及 女 教 习 月 薪 是 相 同 的，都

是１４千文；到１８９３年，男司事仍为１４千文，女司

事为１０千文；而１９０６年，女司事人均９千文。３．
男夫役人均工资一般高于女夫役；男夫役中，更夫

和厨夫工资相对较高，为３千文～６千文；女夫役

中，女夫头工资高出女仆几百文，均在１千文～３
千文之间。

在甲午之战和庚子之乱中，广仁堂避居乡间，

女司事、女夫役及女仆随同在堂节妇及恤女隐居

郊外租赁房中。战争的一再失利，迫使清王朝直

面危机，开始“兴政”。社会各层也或主动或被动

地卷入学习西方、强兵兴政、商战兴学的潮流中。

而对于敬节所内的女性而言，一场自上而下的变

革将彻底改变她们的生活。

三、敬节所的整顿

１９０５年８月，直隶总督袁世凯任命周学熙为

天津道兼任工艺局总办，按旧例兼任广仁堂总董。

周学熙会同原办堂务张道棨清理出入款项，修理

战争期间被损坏的房舍，整顿扩充广仁堂。为响

应清王朝“新政”国策，振兴工艺，周学熙先后在广

仁堂设立女工厂、学堂。该年，女工厂成 立，由 周

学熙夫人刘温卿主管［３］（Ｐ１０５），次年正月试办幼稚

园，１９０３年８月 聘 请 金 韵 梅 到 堂 创 办 女 医 学 堂。

与之相 呼 应，《整 顿 敬 节 所 新 章》于１９０８年３月

１１日出台，敬 节 所 内 开 始 整 顿，节 妇 和 恤 女 的 生

活也为之改变。

女工厂最初在敬节所内设立，因而又称为“敬

节所女工厂”。女工厂最早以西院南侧第一进院

落所盖草棚作工厂，在第七进增设浣洗场及养病

室。同时，敬 节 所 女 性 管 理 者 增 至４人，名 称 改

变，且职掌分工明确。女稽查１人，管理全所一切

事务；正副女巡查２人，分管宿舍、食堂、工场；女

书记１人，逐日记功过簿，并记收发活计，以及出

入钱物、往 来 人 名。１９０５年１２月 女 工 厂 正 式 成

立，厂址搬到东院。女工厂分南、北二厂、南、北两

讲堂，可容纳５００人。随着规模的扩大，女工厂逐

渐脱离敬节所，成为广仁堂内一个新的组成部分。

随着女工厂的开办，敬节所内除了年 老 病 弱

者，所有节妇都必须进入工厂工作。而节妇（包括

堂外及恤嫠会节妇）随带子女及恤女，５岁～８岁

入幼稚园，由保姆随时照顾。年满９岁后，男孩拨

入蒙养所学习，女孩进入本堂女工厂，一面在南北

讲堂学习书算文字，一面向工厂教习学习刺绣、织

布、织毛衣、机器缝纫等手艺，以便达到“借劝教以

振游惰，使 毕 业 后 能 自 食 其 力”的 目 的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
５５，Ｐ１２－１３、３５、４０）广仁堂内对女性的“教养并重”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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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依据《广仁 堂 档 案》：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５３，Ｐ４８－６０、Ｐ８４－８７；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５５，Ｐ４、Ｐ２；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５６，Ｐ６－１１；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６１，Ｐ１１；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６３，

Ｐ３７－４１；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６６，Ｐ３统计。



此才真正开始。

自女工厂开办后，节妇的日常作息开 始 以 工

厂为 中 心 而 展 开。２月～４月 和８月～１０月，

６∶００起 床，７∶３０—１２∶００和１３∶００—１６∶００在 女 工 工

厂做 工，吃 饭 均 为 半 小 时，晚 饭 后 散 步１小 时，

１８∶３０回宿 舍，２１∶００熄 灯 就 寝。５月～７月 和１１
月～转年１月，作息相应提前或推后 半 小 时 或１
小时。而节假日，每月朔望和万寿、端午、中 秋 三

节各放工１日，年、节放工２０日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７８，Ｐ１－２；

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８７，Ｐ１１－２０）工作与休息时 间 日 益 分 明，且 精

确到分钟。节妇生病，凭女医诊单才能准假；若是

重病或传染病，就得移住病室。在闲暇时刻，节妇

每周分班浣洗；朔望早餐后，分班在讲堂（食堂、孟
母祠）听讲善书；亲族女眷来堂探望，在晚餐后由

女巡查带节妇前往接晤室（工厂南面）相见，亲属

仍不得入所；节妇与外界的接触仍受到严格的管

制，也不可随意请假出堂探望亲人。节妇在所内

要遵守堂规，书记员记录功过，女稽查月终送坐办

查核。有功者酌奖，有过者罚劳役；屡罚三次不改

者，扣去朔望荤菜三个月；若有性情刁泼、不服训

诫者，立即 开 除 出 堂。（Ｊ０１３０－１－７４，Ｐ７－１３）从 上 面 我

们不难看出，整顿后的敬节所仍然要求节妇坚守

传统的贞节之道，行动肃静端庄，管理赏罚分明。
经过这场 由 上 而 下 的 整 顿，敬 节 所 各 处（宿

舍、食堂、工场、病室、讲堂、接晤室、浣洗室）名称

更新，职能分明；节妇号舍不再身兼多种功能，节

妇们的活动范围扩大。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，节

妇接受新的生活观念，如时间、卫生观念；所带子

女的保育由幼稚园、蒙养所和女工厂接替，使更多

年轻节妇有时间从事专业的职业技能学习。以近

代化模式兴办的女工厂，不仅招纳了堂外的职业

女技 师 和 学 徒，同 时，引 进 了 新 的 机 器 和 职 业 理

念。这些新鲜元素，无疑拓展了所内女性了解外

界的途径，锻炼了她们的生存能力。但我们也要

看到，节妇的生活空间仍然局限于广仁堂的西院

和女工厂之内，社会给予她们的责任和约束有增

无减。相对节妇而言，恤女及节妇子女受到的教

养就要好得多。从幼稚园到女工厂，她们可以学

到粗浅的书算知识和专业的谋生技能，甚至在她

们婚 配 离 堂 后，仍 然 可 以 继 续 在 女 工 厂 学 习、工

作，成为新一代的职业女工。
津河广仁堂内的节妇原本过着一种相对封闭

的稳定生活，但甲午战争和庚子之乱打破了这份

安稳；随 后，周 学 熙 整 顿 堂 务，开 办 女 工 厂、幼 稚

园、女医学堂，将敬节所内节妇和恤女以及堂外节

妇的子女纳入到女工厂中学习，引导她们去适应

近代社会的变化。而这种变化正是广仁堂适应时

代潮流，教授堂内节妇、恤女自谋生计技能，打开

其通往社会大门的过程，同时，也是推动广仁堂自

身在向近代进程中的成功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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